
 

  一、 前言 

  动宾离合词指双音节复合词内部的两个语素间经常能插入某些词语从而分

离扩展成动宾短语的离合词，如“告状、吃亏、领情、鞠躬、道谢、敬礼、鼓掌、

请客、见面、送礼、结婚、生气、拌嘴、丢脸、操心、叹气、接吻、受骗、挨批、

上学、上课、干杯、出差、帮忙、革命、造反、打仗、打架、吵架、散步、跑步、

游泳、跳舞、洗澡、理发、睡觉、退休、出事、考试、放假、请假、生病、看病、

操心、辞职、跳舞、聊天、把关、施肥、倒霉”等等。现代汉语里的这类双音节

组合体已经收入词典，成为词汇的成员。它们在使用中两个语素既可“合”，即

合成复合词; 也可“离”，即在词的内部插入其他成分而分离扩展成动宾短语。

以“告状、吃亏”为例，“告状”(合) ，可分离扩展为“告过状、告了他一状、

告了三次状”等; “吃亏”(合) ，可分离扩展为“吃过亏、吃了他的亏、吃过很

多亏、吃过一次大亏”等。此所谓“‘合’则为词儿，‘离’则成短语”。由于

“告状、吃亏”这类复合词可扩展成动宾短语，所以称为“动宾离合词”，它是

汉语离合词的一种。 

  本文专门讨论动宾离合词的性质、类型、扩展为动宾短语的原因以及扩展成

各种动宾短语的“语式”。 

  二 动宾离合词的性质“告状、吃亏”之类的组合体语法性质是什么? 



  究竟是词还是短语，语法学界有着不同的意见: 有的认为是词，有的认为是

短语。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类组合体是“离合词”。离合词是复合词，却能扩展

为短语，所以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复合词(短语化复合词) 。动宾离合词的性质

可定义为: 能使动宾式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分离扩展成动宾短语的离合词。 

  (一) 动宾离合动词的特点 

  第一，这类词是由两个语素(语音上有两个音节) 作词素组成的“复合词”，

前一语素表动作(概括“动作、行为、变化、发生”等) ，后一语素表动作所涉

及的客体。两个语素“合”在一起表示专指意义(单一意义) ，如“吵架”不是

“吵 + 架”的意义之和，而是“争吵”之意。双音节的单纯词一般不能分离扩

展成动宾短语，但有特殊的例外(参看下文的“类句法”性质分类里关于单纯词

扩展为动宾短语的论述) 。 

  第二，这类词在言语使用中内部可插入其他成分使两个语素分离而扩展成动

宾短语。无论插入什么成分、插入的成分多少，两个语素一经拆开，在动宾短语

里原来的两个作为词素的语素都临时用作单音节词，即前一语素作动词用，后一

语素作名词用，如“吃了亏”里，词素“吃”转化为动词，词素“亏”转化为名

词。有些动宾离合词还有另一种的“离”的用法，就是把两个语素位置颠倒，如

“澡还没洗”之类(参看下文两语素倒装构成的“宾动”语式) 。要区别动宾离

合词和动宾结构的非离合词: 能扩展为动宾短语的动宾式复合词(如“道歉、喘气、



吃苦”等) 属于“动宾离合词”; 不能扩展成动宾短语的动宾式复合词(如“抱歉、

喘息、吃力”等) 属于动宾结构的“非离合词”。 

  第三，这类词内部构造方式属于动宾结构，前语素表示动作，后语素是动作

所支配(涉及) 的对象。 

  但从语源上追溯，动宾离合词并非都是动宾式: 动宾式组合是基本的、典型

的、最为普遍的，但有少数动宾离合词构造方式属于“非动宾结构”，如“洗澡、

睡觉、鞠躬、避讳”等原本属于并列结构(参看下文根据语素的“类句法”性质

分类里对 B 类“动素 + 动素”中并列结构“洗澡”之类的论述) 。 

  (二) 动宾离合词和动宾短语的划界 

  现代汉语里能扩展成动宾短语的组合体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动宾离合词，一

种是动宾短语，这就存在一个动宾离合词跟动宾短语的划界问题。对于复合词和

短语的划界，一般采用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原则和互相验证的方法。 

  从意义上看，复合词的词义具有“黏合性”(“专指性、单一性”) ，即不

是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 反之，短语的意义具有“加合性”，即整体意义等于它

内部成分意义的总和。从形式上看，复合词的结构具有凝固性，它内部一般不能

插入其他的词扩展为短语; 反之，短语结构上具有松散性，可扩展成短语。就以

“动素 + 名素”(本文把动语素简称“动素”，名语素简称“名素”) 构成的动

词性的动宾组合体来说，“抱歉、出版”之类意义黏合、结构凝固，是复合词; 反



之，“买书、吃鸡”的意义加合、结构松散(能扩展成“买了两本书、吃了只鸡”

等) ，表明它们是短语。 

  动宾离合词这种复合词比较特别，表面上跟动宾短语一样能扩展，如“吃亏、

打仗、洗澡”，结构上跟“吃鱼、打人、洗碗”一样，两个语素间都可插入其他

成分扩展(如都能插入“了、过”分离变成短语: 吃了/过亏、吃了/过鱼、打了/

过仗、打了/过人、洗了/过澡、洗了/过碗) 。如果仅从结构形式有分离性的一

面着眼，就会把“打仗、吃亏、洗澡”和“打人、吃鱼、洗碗”都看作为动宾短

语。但这两种组合体还是有区别的: 第一，“吃亏”之类意义上具有黏合性，扩

展为动宾短语后仍然保留着离合词本身的固有意义，两个语素的意义应黏合在一

起才能理解，这就是“形离而实不离”、“形变而词义不变”，如“吃亏了”、

“吃了他的亏”、“吃了多次亏”，这些短语里的“吃”和“亏”形式上虽然分

离，但意义上“亏”不离“吃”，只有合为动宾离合词“吃亏”(“受损失”为

其原有意义) 才能理解其意义。第二，“吃亏”之类结构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凝固

性，这表现在组合体中的“亏、仗、澡”都是“不自由语素”，它们分别与语素

“吃、打、洗”的搭配相对固定(如“澡”离开“洗”就无法单说) ，即使能扩

展，相对于短语而言扩展能力也有限度。 

  所以从意义和形式相结合来看，“吃亏”之类组合仍然是一种意义黏合、结

构相对固定的组合体，跟意义加合、结构松散的动宾短语是不一样的。 



  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内部都是自由语素的动宾组合体。由于自由语素可作词素

(词根) ，也可独立成词，这就存在动宾离合词和动宾短语划界的纠结。 

  比如“写字、吃饭、读书、加油”等，它们是动宾离合词还是动宾短语，就

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都是动宾离合词，有的认为都是动宾短语。实际上这类

组合体存在着两种情形: 一种是“写字”(书写文字) 、“唱歌”(吟唱歌曲) 之类，

组合体的意义加合，结构松散，可看作动宾短语; 另一种是“吃饭、加油”之类，

它们各有两个义项，如“吃饭”: 进食主食(特指米饭) ，这个“吃饭”的意义加

合，结构松散，是动宾短语，如“我吃了两碗饭”; 转指生活或职业，这个“吃

饭”的意义黏合，结构相对凝固，是动宾离合词，如“他吃银行饭，我吃教书饭”。

又如“加油”:添加有脂质物(食油、燃油、润滑油等) ，这个“加油”的意义加

合，结构松散，是动宾短语，如“往锅里加了两勺油”; 喻指努力加劲儿，这个

“加油”的意义黏合，结构相对凝固，是动宾离合词，如“任务紧迫，你得加点

油啦! ” 

  三、 动宾离合词扩展为动宾短语的原因 

  动宾离合词扩展为动宾短语的原因，可从“外因”和“内因”进行分析。外

因是“离”的动力(或“根据”) ，内因是“离”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

起作用。。 

  (一) 外因(外部原因) 



  这里的外因指扩展为动宾短语的必要性，即在动态使用中语用表达的需要。

主要表现在: 

  1． 凸显一个事件或事件里的某一信息。根据语用的需要和上下文的语境，

动宾离合词可“合”，也可“离”(扩展为短语) ，“合”和“离”的语用表达

功能是不一样的。以“吃亏”的用法做个比较: 

  (1) 自作聪明的人是会吃亏的。/我们要使老实人不吃亏。 

  (2) 他吃了一个哑巴亏。/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 

  (1) 是“合”的用法，“吃亏”只能“合”不能离(如不能说“会吃了/过亏

的”等) ，只是简单地表达“某个动作”; (2) 是“离”的用法，“吃亏”必须

“离”，不能“合”(如不能说“吃亏了一个哑巴”等) ，“吃亏”扩展成的动

宾短语在句中凸显一个事件，表达施事“发出某种动作并强调动作涉及某客体”

(通常把客体当作表达重点或焦点) 。这不仅服从于语用表达的需求，也反映了

思维或认知的逻辑。 

  2． 强调插入成分所表示的某些附加意义。动宾离合词扩展成动宾短语表示

某个事件时，有强调插入成分意义(附加意义) 的作用，如动宾离合词内部插入

动态助词“了、过”扩展成的动宾短语(“吃了亏、上过当”之类) 里，有强调

动作附加的“体”意义(“完成、经历”) 。又如插入数量词语(“磕了三个头、

请过三次客”之类) ，则或强调动作的附加意义(“动作量”) 或客体的增添意义



(“名物量”) 。再如名素前插加某些修饰语(如“吃了个哑巴亏、洗了个热水澡”

之类) ，则是强调客体附加的属性意义。 

  3． 适用于口语的应用需要。 动宾离合词的“离”多用于口语。有些动宾

离合词扩展成动宾短语带有口语色彩，如“道歉、劳驾、讨厌、见面”在口语里

可分别说成“赔个礼、道个歉、劳你的驾、讨他们的厌、见了一面”等。正规的

书面文字(公文、法规、社科论文、科技文章等) 一般不用这种动宾短语，如“法

院判决施害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这句话如果改成“法院判决施害人向被害人

赔个礼道个歉”，就显得很不得体。至于文艺作品里出现的这种动宾短语，那是

口语的记录，能显示人物生动活泼的口语化色彩。 

  4． 烘托背景信息，推出后续前景信息。有些动宾离合词插入某些成分形成

动宾短语出现于复句的前分句，能为后续句提供背景信息，便于引出表前景信息

的主要分句。例如: 

  (1) 志英去年结了婚，今年就生了个大胖儿子。 

  (2) 她洗好澡，就上床睡了。 

  上面复句的前分句里“结了婚、洗好澡”是个动宾短语，中间插入的“了、

好”，不仅强调动作及其动态，更为了便于引出后续主要分句，因为前分句不能

自足成句，这表明“结了婚”之类有烘托后续句背景信息的作用。 

  5． 表达某种感情色彩。有些动宾离合词插入一些成分扩展成动宾短语，能

够表达某种感情色彩。 



  比较: 

  (1) 我好好的，要你操什么心! /时间还早着呢，你着什么急? 

  (2) 你的事可操碎了我的心。/你可丢尽了我的脸! 

  上面(1) 里是“操心、着急”插入“什么”扩展成动宾短语“操什么心、着

什么急”，表达否定或不耐烦的感情色彩。 

  (2) 里是在动宾离合词“操心、丢脸”里插入“碎了我、尽了我”，扩展成

动宾短语“操碎了我的心、丢尽了我的脸”，表达了懊恼的口气和责怪、抱怨的

感情色彩。 

  6． 修辞上的仿拟用法。有些非动宾离合词一般不能分离扩展成动宾短语。

但在特定语境里为了求新求变，使言语生动活泼，可采用修辞的仿拟手法扩展成

动宾短语，即模仿套拟动宾离合词插加某些成分扩展成动宾短语。例如: 

  (1) 他的两个少爷都和瑞宣同过学。 

  (2) 这样说完以后，他马上后了悔了。 

  (3) 三闺女和村上的江昌杰对上象了。 

  “同学、后悔、对象”本不是动宾离合词，但在上述例句里扩展为动宾短语

“同过学、后了悔、对上象”，这都是修辞上突破常规的仿拟手法。还有像“恋

上爱、邪了门、选什么举、锻什么炼、立了个正、大个便、体了一堂操”等，也

属于此类。模仿一多，依样学样，就造成一种类化的趋势。 



  这种修辞上的临时应用，能给人一种新鲜的、轻松的、俏皮的感觉。但如果

那个复合词后来经常分离扩展为动宾短语，那就会转化为动宾离合词，如“洗澡”

之类本是并列式的、没有“离”用法的复合词，但后来经常用来扩展成动宾短语，

也就成为动宾式复合词了(参看下文关于“洗澡”的论述) 。有的扩展成的动宾

短语经常说了就成为类固定短语(“提个醒、小点儿声”之类) 。 

  还有一种双音节的单纯词(包括联绵词或音译词，如“慷慨、荒唐、滑稽、

幽默”等) 一般不能分离扩展成动宾短语，但在特定语境里可扩展成动宾短语。

例如: 

  (1) 这些官员慷国家之慨，大吃大喝，挥霍的是公款。 

  (2) 把政治和戏剧捉弄到这步田地，可算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3) 日本“神风”申遗挑战人伦底线，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4) 接下来小沈阳出场，本山大叔毫不客气，又幽他一默。 

  单纯词扩展为动宾短语也是一种修辞用法，即仿拟动宾离合词把双音节单纯

词的前一音节用作动素、后一音节用作名素，从而插入其他成分扩展成为一个动

宾短语。“慷慨、滑稽、幽默”之类不能看作离合词。至于由这种单纯词扩展而

成的动宾短语(“滑天下之大稽、幽他一默”等) ，它们在长期使用中已“约定

俗成”，可看作为类固定短语或成语。 

  (二) 内因(内部原因) 



  这里的内因指内部结构有扩展为动宾短语的可能性(条件) ，即动宾离合词

扩展为动宾短语符合汉语自身的语法机制。主要表现在: 

  1． 动宾离合词内部的构词方式是个动宾结构，这与动宾短语的构语方式基

本一致。从动宾离合词的形成的途径来看，大部分动宾离合词是古代汉语动宾短

语演变(词汇化) 过来的，如“革命、尽力”之类; 还有些由动宾短语简缩造成，

如“打假(打击假货) ”、“考研(报考研究生) ”之类。绝大多数动宾离合词隐

含着动宾短语的痕迹，决定了它与动宾短语构造方式基本一致，决定了它们间具

有“血缘”关系。动宾离合词和动宾短语的这种“血缘”关系是产生“离”的内

因(内在基础) ，即动宾离合词有扩展为动宾短语的潜在可能性。在特定语境里

这种潜在可能性由于语用需要而被激活，扩展成动宾短语也就自然而然。 

  单纯词和非动宾式复合词一般不能扩展成动宾短语，但少数单纯词(“荒唐、

幽默”之类) 和非动宾式复合词(“锻炼、后悔、同居、对象”之类) 却违反这条

原则。这是因为动宾语式是汉语里能强调动作或凸显客体的一种常用格式，为了

某种表达效果，它们就由修辞仿拟而类推为动宾格式。 

  这是修辞上特殊的应境用法，必须与一般的用法区别开来。 

  2． 动宾离合词分离扩展成各种形式的动宾短语，也都得服从汉语动宾短语

的语法结构规则，如可说“鞠过两个躬、出过三趟差、看过三次病”，而不能说

“鞠两个躬过、鞠过躬两个、出三趟差过、出过差三趟、看三次病过、看过病三



次”，这是因为汉语语法有一条规则: 动词带的名量短语和动量短语必须置于动

词后的宾语之前。 

  四、 动宾离合词的类型 

  现代汉语里动宾离合词内部也有差别，可根据不同角度给以分类。主要有以

下几种。 

  (一) 根据语素的“类句法”性质分类 

  复合词的构词法是一种“类句法构词法”，从现代汉语断代角度分析，其内

部语素(词素) 的结构关系是“动宾关系”，所以动宾离合词属于动宾结构的复

合词。但从语源角度分析，情况就不那么单纯(因为现代汉语复合词的语素在古

汉语里曾经是个单音词) 。根据动宾离合词内部语素的语源上的“句法”性质，

动宾离合词主要可分为以下 A、B、C 三类: 

  A．“动素 + 名素”类，如“练功、留洋、安家、改产、发财、磕头、接

头、领情、鼓掌、请客、见面、操心、辞职、理发、看病、聊天、革命、敬礼、

尽力”等。 

  B．“动素 + 动素”类，如“道谢、受骗、挨批、洗澡、考试、睡觉、鞠

躬”等。 

  C．“动素 + 形素”类，如“吃苦、犯傻、帮忙、着急、摆阔、扫兴”等。 

  上述 A 类占动宾离合词的绝大部分; 名素作动宾离合词的宾语正如名词作

动宾短语里的宾语一样，是典型的、基本的、主要的。B、C 类是“动素”和“形



素”作宾语可说是“动素”和“形素”在动宾离合词里发生“名素化”或“事物

化”(“名物化”) 。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如“形素 + 名素”(如“小心、大胆”) 、“形

素 + 形素”(如“小便、大便”) 等。 

  值得注意的是: B 类“动素 + 动素”构成的动宾离合词从语源上看有一部

分是并列结构(两个动词并列构成) ，如“洗澡、鞠躬、避讳、睡觉、游泳、考

试、退休”等离合词。以“洗澡”为例，古汉语里“洗”和“澡”都是同义的动

词，都有“用水清除污垢”(用于身体或身体的某个部分) 的意思，只是支配的

对象略有差别。 

  六朝始有并列式复合词“澡洗”; 元代始有“洗澡”，逐渐演变为一个表示

“用水除去身体污垢”意义的并列结构的复合词; 到明代才出现有仿拟动宾短语

格式分离扩展成“洗了澡、洗过澡”的用法; 到清代，出现了“洗了一个澡、洗

了个澡”的用法。 

  现代汉语里，由于经常把后一动素当作一个名词来使用，而且分离成动宾短

语的语式更多样化，久而久之，习焉不察，一般人已经不了解“澡”的古义，以

为它是一个充当宾语的名素，就把“洗澡”看作为动宾式复合词。这表明动宾短

语的语法结构的整体格式意义也会影响复合词里的语素意义。 

  (二) 根据语素“自由度”分类 



  动宾离合词内的语素(词素) 在使用中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有“自由

语素”、“半自由语素”、“不自由语素”之别。既可作词素也可单独成为词的

语素，称为“自由语素”(也称“成词语素”) ; 只能作词素不能单独成词的语素

称为“不自由语素”(也称“不成词语素”“黏着语素”) ; 不能单独成词，但在

书面语里或在特定语境里可成词的语素，称为“半自由语素”。 

  根据语素在使用中的“自由度”可分为如下几类: 

  A．“自由语素 + 自由语素”类，如“谈心、磕头、丢脸、看病”等。 

  B．“自由语素 + 半自由语素”类，如“摔跤、剪发、造谣、辞职”等。 

  C．“自由语素 + 不自由语素”类，如“洗澡、逃难、告状、出格”等。 

  D．“半自由语素 + 自由语素”类，如“认错、投票、拌嘴、操心”等。 

  E．“半自由语素 + 半自由语素”类，如“理发、犯法、见面、报案”等。 

  F．“半自由语素 + 不自由语素”类，如“亏本、理发、念经、表态”等。 

  G．“不自由语素 + 自由语素”类，如“违心、革命、着迷、顶嘴”等。 

  H．“不自由语素 + 半自由语素”类，如“征兵、违法、参军、鼓掌”等。 

  I．“不自由语素 + 不自由语素”类，如“备战、鞠躬、服务、效劳”等。 

  (三) 根据词的句法功能分类 

  根据动宾离合词的句法功能分类，主要有动词、形容词、副词三类。 



  A． 动词。表动作，主要用来作谓语，如“请客、拌嘴、结婚、叹气、上

学、干杯、落户、扎根”等。动宾离合词里动词占绝大多数，可根据能否带宾语

给动词性的动宾离合动词再分为不及物离合动词和及物离合动词两类。 

  a． 不及物离合动词。它后面不能直接带宾语，占动宾离合词动词的多数，

如“练功、充电、爱国、告状、领情、脱节、鼓掌、请客、结婚、拌嘴、叹气、

上学、上课、干杯、革命、打仗、吵架、散步、请假、生病、辞职、谈话、聊天”

等。 

  b． 及物离合动词。它能带宾语，如“起草、出台、担心、上课、操心、

讨厌、动员、加工、走私”等。 

  B． 形容词。表性状，主要用来作谓语，可受程度副词修饰，如“尽力、

努力、着急、吃惊、丢人、用功、揪心、过瘾、费神”等。 

  C． 副词。表方式、情状，主要用来作状语，如“携手、蒙头、趁热、当

面、仗势”等。 

  动宾离合词里 B(形容词) 和 C(副词) 数量占少数，从语源上分析，它们很

多曾经是动词性的动宾短语或动宾式复合词，只是在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里句法

功能起了变化，就演化为形容词性的或副词性的。 

  这跟动宾短语是动词性似乎发生矛盾，但由于其源自动宾结构，所以它们扩

展成动宾短语是一种“返祖现象”，只是在现代汉语里“合”时词性变了。这种



形容词或副词一旦扩展成动宾短语，则该短语(如“努了一把力、蒙着头”等) 应

分析为动词性短语。 

  (四) 根据词的语义配价分类 

  根据语义配价的数量 (联系多少个动元［12 －13］) 动宾离合词可分为三

类: 

  A ． 一价动宾离合词。联系一个动元(施事) ，如“洗澡、毕业、跳舞、参

军、跌跤、理发、落伍、念经”等。 

  B． 二价动宾离合词。联系两个动元。这类词还可进行下位分类: 

  a． 不及物的二价动宾离合词。联系的动元为施事和受事。这类词又可分为

两种: 

  一是“二价针对动词”，如“看齐、鞠躬、道歉、道谢、磕头、服务、效劳、

求情、问好、鼓掌、拜年”等。这类动词联系的与事为针对对象，它通常由介词

“给、为、向、跟、对”引入与事置于状语位置，如“向他看齐、给他道歉”。 

  二是“二价互向动词”，如“结婚、见面、打架、结缘、比赛、吵嘴、成亲、

接头、结盟、碰头”等。这类动词联系的与事为协同对象，它通常由介词“跟、

同”引入与事置于状语位置，如“同他结婚、跟他见面”。 

  b． 及物的二价动宾离合词，联系的动元为施事和受事，如“起草、出台、

加工”之类。这类动词的支配对象通常置于宾语位置上，如“起草文稿、加工零

件”。 



  C． 三价动宾离合词。联系三个动元(施事、与事、受事) ，如“拨款、借

款、授权”等，它常由介词“给”引入置于状语位置，如“给该学校拨款 50 万

元”。 

  五、 动宾离合词构成的语式 

  动宾离合词构成的语式指它分离扩展而构成的动宾短语的语法结构格式。这

种语式里动素作动词用，名素作名词用。动宾离合词构成的动宾短语的语式主要

有以下系列(为方便起见，下面把名词性的词语或语素记作“名”，动词性的词

语或语素记作“动”，形容词性的词语或语素记作“形”，宾语记作“宾”，补

语记作“补”，受事记作“受”，与事记作“与”)［15 －16］: 

  (一) “动 +‘了/过/着’动态+ 名宾”语式 

  这是“动素 + 动态助词(了/过/着) + 名素”序列的语式。语式里的“了/

过/着”表示动作的“体”(动态义) : “了”表动作“已经实现”，“过”表动

作“曾经经历”，“着”表动作“持续进行”。如“立了/过功、洗了/过澡、受

了/过骗、吃了/过苦”等，有些还能插入“着”(相对少些) ，如“当着面、打着

盹、摸着黑”等。这种语式属于“动受”语模，［2］语式义是表达“已经(完成) 

或曾经(经历) 或持续(进行) 发出某种动作涉及某受事”。绝大多数动宾离合词

能构成这种语式，所以它是动宾离合词扩展为动宾短语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语式。 

  (二) “动 +［了/过］+ 数量 + 名宾”语式 



  这类语式里的“数量”指“数词 + 量词”。根据不同性质的数量，可下分

为三式(［］号表示可插入可不插入，如果插入“了”或“过”，就增添动作的

动态意义) : 

  A．“动 +［了 / 过］+ 数量(名量)+ 名宾”语式 

  这种语式里的数量为“名量”，如“敬［了/过］一个礼、磕［了/过］两个

头、鞠［了/过］三个躬”等。这种语式属于“动 + 名量 + 受”语模，语式义

是表达“发出某种动作［已/曾］涉及一定数量的某受事”。 

  如果数为“一”，有时可省略，如“敬了一个礼→敬个礼”等。也有的不一

定是省略，如“道个歉、表个态、把个关”之类，这种格式里“个”一般不能加

“二”以上的“数”，所以“个”的名量意义弱化，主要用来表达“强调施加某

个动作于某受事”。 

  B．“动 +［了 / 过］+ 数量(时量)+ 名宾”语式 

  这种语式里的数量为“时量”，如“放［了/过］一天假、睡［了/过］两小

时觉、上［了/过］三年学”等。 

  这种语式属于“动 + 时量 + 受”语模，语式义是表达“［已/曾］发出某

种动作及其一定时量涉及某受事”。 

  C．“动 +［了 / 过］+ 数量(动量)+ 名宾”语式 



  这种语式里的数量为“动量”，如“洗［了/过］两次澡、出［了/过］五趟

差、结［了/过］两次婚”等。这种语式属于“动 + 动量 + 受”语模，语式义

是表达“［已/曾］一次或多次发出某种动作涉及某受事”。 

  (三) “动 + 什么 + 名宾”语式 

  这是动宾离合词插入疑问代词“什么”构成的语式，有两种情形: 

  A． 出现于疑问句，是“有疑而问”，如“你下午上什么课?”“她在跳什

么舞?”“明天放什么假?”等，语式义是表达“询问动作涉及何种受事”。 

  B． 出现于感叹句，是“无疑而问”，如“我又没惹你，你生什么气! ”“这

么近的路还打车，摆什么阔!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操什么心! ”等，语式义

是表达“干嘛发出某种动作涉及某受事”，含有不屑或否定的口气。 

  (四) “动(“交接”类)+ ［了 / 过］ + 名宾 1(指人名词)+名宾 2”语式 

  这种语式里动素为表“交(给予)接(获得)”义的语素; 名 1(指人名词) 以人称

代词居多，作与事宾语(间接宾语) ; 名 2 作受事宾语(直接宾语) 。这种语式句法

上属于“双宾”语型，语义上属于“动与受”语模，语式义是表达“一个交接行

为或事件: 或是把受事‘给予’与事，或是从与事那里‘获得’受事”; 决定受

事转移方向(外向或内向) 的，是动素的语义特征。这种语式是模仿“交接”类

三价及物动作动词构成的双宾语式而类推形成的。［17 －18］根据动素的性质

和语式义的差异，可下分为 A、B 两式。 

  A．“动(“交”类)+ ［了 / 过］+ 名(指人名词) 宾 1+ 名宾 2”语式 



  这种语式里动素为表“给予”义的“交”类语素，如“送［了/过］她礼、

授［了/过］他权、告［了/过］他状”。这类语式与表给予义的“交”类动词构

成的语式(“给他礼物”之类) 是一致的，语式义是表达“［已/曾］给予与事以

受事”(即“［已/曾］把受事交给与事”) 。 

  B．“动(“接”类)+ ［了 / 过］+ 名(指人名词) 宾 1+ 名宾 2”语式 

  这种语式里动素为表“获得”义的“接”类语素，如“沾［了/过］你光、

受［了/过］工头气、领［了/过］他情”。这类语式与表获得义的“接”类动词

构成的语式(“受他礼物”之类) 是一致的，与事和受事间隐含着“领有”关系(表

受事的“物”为与事的“人”所有) ，语式义是表达“［已/曾］从与事那里获

得受事”。 

  此外，如果在 A、B 两式的名宾 2 前插进形容词，还可构成“动 +［了/

过］+ 指人名词宾 1+ (形容词 +名)宾 2”序列的带双宾语语式，如“送［了/

过］他厚礼、吃［了/过］他大亏、生［了/过］他闷气”，则语式义是表达“［已

/曾］给予某人(与事) 以某种性状的受事”或“［已/曾］从与事处获得某种性状

的受事”。 

  (五) “动(“交接”类)+ ［了 / 过］+(‘名 1(指人名词)+的’+ 名 2)宾”

语式这种语式里“‘名(指人名词)+ 的’+ 名”整体作动素的宾语。这种语式

与上一语式都属于“动与受”语模，区别在于上一语式句法上有双宾语，而这个



语式是单宾语，因此语式义也就略有差别。根据动素的语义特征差别，可下分为

两式: 

  A．“动(“交”类)+ ［了 / 过］+(‘名 1(指人名词)+ 的’+ 名 2)宾”

语式 

  这种语式里动素为表“给予”义的“交”类语素，如“交［了/过］你的底、

告［了/过］他的状、出［了/过］我的丑”。语式义是表达“［已/曾］给予与

事以某种受事”。 

  B．“动(“接”类)+ ［了 / 过］+(‘名 1(指人名词)+ 的’+ 名 2)宾”

语式 

  这种语式里动素为表“获得”义的“接”类语素，如“沾［了/过］你的光、

受［了/过］工头的气、领［了/过］他的情”。这类语式里与事和受事间隐含着

“领有关系”，语式义是表达“［已/曾］获得与事所领有的事物”。 

  (六) “‘介词 + 名 

  1(与事)’+ 动 + ［了/过］+名 2(受事)”语式这种语式里名 1 表与事，名

2 表受事，介词(“跟、向、给、为”等) 引出与事置于动素前状语位置上，如“跟

老师见［了/过］面、向他道［了/过］歉、为你效［了/过］劳、跟他离［了/过］

婚”等，语式义是表达“对某与事［已/曾］施加某种动作于某受事”。能构成

这类语式的，主要是二价不及物的针对动词和互向动词。 

  (七) “动 + ‘得/不’+ ‘上/下/了/着’ 



  补+名宾”语式这种语式里“上/下/了(音 liao)/ 着”作 动素的补语，补充

说明动作的结果，“得/不”表动补结构的“能否”态(“得”表可能，“不”表

不可能) ，如“帮得/不上忙、放得/不下心、见得/不了面、睡得/不着觉”等。

这种语式的语式义是表达“某动作能否涉及某受事”。 

  (八) 两语素倒装构成的“宾动”语式 

  这是动宾离合词的动素和名素倒装(移位) 构成的“宾动”语式，这种语式

里名素做陈述对象，动素对名素做出陈述。能够有这种用法的动宾离合词不多。

“宾动”语式是因名素“主题化”的语用需要而在句子里构成的特殊变式，还可

分为四式: 

  A．“名 + 动 + 了 / 过”语式 

  这是“名素 + 动素 + 了/过”序列构成的语式，如“澡洗了/过、头磕了/

过、当上了/过”等，语式义是表达“对于某受事［已/曾］发出某种动作”。 

  B．“名 +［也 / 都 / 还］+ 不 / 没 + 动”语式 

  这是“名素 +［也/都/还］+ 不/没 + 动素”序列的语式，中间插入的副

词“不/没”对动作进行否定，表示口气的副词“也/都”可有可无，如“澡［也

/都］不/没洗、头［也/都］不/没磕、觉［也/都］不/没睡”等。语式义表达“否

定对某受事实现某种动作”。 

  如果语式里有副词“也/都”，则有加强否定动作口气的作用。 

  C．“名 +［也 / 都 /］+ 动 + 补语”语式 



  这是“名素 + ［也/都］+ 动素 + 补语”序列的语式，作补语的通常是

形容词或状态动词，补充说明动作的结果，如“他头［也/都］磕痛了、她脸［也

/都］丢尽了、我心［也/都］操碎了”等，语式义是表达“对于某受事发出某种

动作导致某种结果”。如果语式里有副词“也/都”，则对动作结果有加强口气

的作用。 

  D．“名 + 动 + 得 + 补语”句式 

  这是“名素 + 动素 + 得 + 补语”序列的语式，作补语的通常是“程度

副词 + 形容词”短语，补充说明动作发生后出现的情状，如“觉睡得真香、发

理得太短、课上得很好”等，语式义是表达“对于某受事发出某种动作使得受事

产生某种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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